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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新闻”：传统时代两种浙江曲艺的内容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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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在传统时代，浙江曲艺道情和“新闻”在内容上存在偏离中国曲艺主流的地方，这种偏向主要表现为，它

们以与地方社会联系在一起的、具有一定真实性的故事为重要内容。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浙江道情和“新闻”身处

竞争性环境当中，必须以其自身特色赢得生存空间，而在其组合性媒介结构中，身体媒介和乐器功能的不足、口语媒

介在声腔上的贫乏，都导致口语媒介不得不在内容上增强自己的功能－－以具有地方性和真实性的故事取得相较

于其他曲种的内容优势。由此来看，竞争性环境和组合性媒介结构是在考察传统曲艺这种传播方式的某些偏向时

需要考虑的两个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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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传统时代①，中国曲艺在内容方面通常脱离
听众所在的地方社会，但也有一些例外，如，浙江曲
艺道情和“新闻”的部分演出作品就来源于本地，并
服务于地方。即是说，浙江道情和“新闻”在内容方
面存在偏离中国曲艺主流的地方。关于这种偏离发
生的原因，学者孙悦湄［１］在研究宁波象山“新闻”时
指出：象山“新闻”的“语言特征（方言）”，是“其传播、
交流过程中的主要制约因素。从传播的角度讲，方
言是无法突破地域特征的制约的，因而，反映当地最
为基层百姓生活中所发生的事与物，便成为其内容
构成的主要取舍点”。孙悦湄从曲艺本身的角度思
考并认为，方言影响内容的选择，而浙江道情和“新
闻”使用的都是方言，因此，其研究对本文来说具有
启发意义。但在传统时代，并非所有使用方言的曲
艺都从本地采集故事素材，如使用方言演唱的宁波
走书曲目就与本地无关［２］３８－４９。所以，仍有必要寻找
其他路径来探讨这一问题。
若要进一步探究传统时代浙江道情和“新闻”这

类曲艺在内容方面发生偏向的原因，自然容易想到
“社会需要论”，但它在解释这个问题上却缺乏足够
的说服力。“需要与满足需要，既是一个叙述框架，
也是一个有关因果关系的解释框架”［３］，貌似有一定
的解释力，但如何证明浙江道情、“新闻”在本地取
材，就是它们所在地方社会的客观需要？即便这种
需要是一种客观存在，“其未必也就是一种必须顺从
的驱动力”［３］。尽管“社会需要论”不足以帮助人们
理解浙江道情和“新闻”在内容方面的特殊性，但“社
会”仍是研究这个问题时需要考察的重要因素。
基于此，本文拟从社会和曲艺本身两个方面分

析浙江道情和“新闻”在内容上发生偏向的原因，具
体地说，就是从它们所处的竞争性社会环境和媒介
结构来探讨这一问题。

一、“唱新闻”所处的竞争性社会环境

在浙江，道情曾流行于金华、衢州等地（以下简
称金衢道情），俗称“唱新闻”；“新闻”曾流行于宁波、
舟山等地区（以下简称甬舟“新闻”），也被称为“唱新
闻”［４］②。
浙江“唱新闻”，无论是金衢道情，还是甬舟“新

闻”，均面临其他地方曲种的竞争压力。如，金华道
情清初就在城乡盛行［５］８５９，而从清初到民国的三百
多年间，除道情外，在金华盛行的曲艺还有花鼓、鼓
词、小锣书、莲花、说书等众多曲种［６］。《金华市农业
志》［７］载：“康熙年间，从安徽凤阳传入花鼓，演说戏

文故事。道光十五年（１８３５）前，鼓词曲艺流入永康
农村，后成永康、武义、东阳一带民间曲艺一种。”“义
乌一地有８６个锣鼓班，均为当地农民组成。每逢迎
神赛会、庆贺丰收或逢年过节，均请其演唱。”又如，
宁波“新闻”在较为广阔的空间流动演唱，举凡街坊、
船埠、车站、墙门、村庄等都是他们的表演场所［２］１８９。
与之相应，便有众多演唱形式：唱门头，即沿门唱几
个小曲；椤便场，在居民天井、明堂之中，唱一段或一
场；唱航船，即在水网地区的日夜航船中为旅客演
唱；唱灯头，即到庙会集市演唱；唱场子，即能唱大
书、水平较高的艺人进书场演唱……［２］１７。可见，宁
波“新闻”艺人主要活跃于基层社会。而在宁波基层
社会，存在众多同“新闻”有竞争关系的曲艺：走书和
串客常在山乡农村中演唱，评话常在宁波城镇茶坊
书场表演，采茶篮逢庙会时表演等［２］１８９。并且，这些
曲种受到了基层群众的热烈欢迎，即使在新中国成
立之后，人们对这类娱乐活动的热情也丝毫未减。
《宁波大众》［８］载，１９５７年春耕准备阶段，宁波新乐
乡姜陇村请来一位唱走书的艺人，到２月２４日，还
在说唱全本郭子仪，每天下午和晚上，都有许多人在
听，有的都快成书迷了。金衢道情、甬舟“新闻”所处
的竞争性环境，于此可见。
虽然存在较为激烈的竞争，但金衢道情和甬舟

“新闻”却能够在浙江广泛而长久地流行。衢州龙游
县文化馆的调查资料显示，从明末清初至民国时期，
道情艺人已从第一代延续至第六代［９］４－５。此外，据
估计，宁波“新闻”艺人在“文革”前尚有约三四百
人［２］１７。在竞争性环境当中，必然存在优胜劣汰机
制，能够生存下来并取得发展的曲种在媒介功能上
必定不输于其他曲种。浙江“唱新闻”广泛而长久的
流行说明，它们在媒介功能上与其他曲种处在大致
相当的水平或者占有某些优势，而媒介功能与媒介
结构存在不可分离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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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谓“传统时代”主要指的是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历史时
期。民间文化传统的延续自有其规律，近代史上的重大社会政治事
件对浙江道情和“新闻”的影响甚微，因此，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历史时
期都可以归为它们的“传统时代”。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政权对基
层社会的管控力度加强，浙江道情和“新闻”的传统尽管某种程度上
仍在延续，但毕竟受到了政治力量的干预，因此，本文所称的“传统时
代”不包括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历史时期。

由于金衢道情和甬舟“新闻”都被称为“唱新闻”，所以本文
在有的地方用加引号的“唱新闻”来统称它们。本文之所以将金衢道
情和甬舟“新闻”一起研究，主要是因为它们在内容、艺人、乐器、表演
空间等方面都存在诸多相似之处。



二、“唱新闻”的组合性媒介结构

金衢道情艺人表演时多采用单口多角色的坐唱

形式，以唱为主、说为辅，用一个情筒和一副简板作
伴奏，一只手拍情筒，另一只手打简板，筒板间用，无
其他乐器伴奏［４］。甬舟“新闻”的演唱也多由一人采
用坐唱的形式进行，演唱时，艺人右手拿鼓杆和打锣
木片，左手提一面小铜锣，两个膝盖上放一小鼓，唱
曲的同时打锣击鼓［４］。可以发现，在场的艺人身体、
乐器（情筒、简板、小锣、小鼓）、口语都是作为浙江
“唱新闻”的媒介而出现的，三者结合形成了“唱新
闻”的组合性媒介结构。
身体在传播研究中一向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刘海龙［１０］认为这可能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
大多数研究者有一个共识：传播是精神交往及互动，
基本和身体无关。第二个，我们对于身体问题有一
种理所当然的看法，有点像一种意识形态或者德里
达说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就是身体的在场。”而按照
约翰·奥尼尔［１１］的看法，人类至少拥有生理和交往
两种性质的身体。交往身体即介入交往关系的身
体，对身体来说，这种介入是必然的，或者说是不可
避免的。从传播学的角度看，介入交往关系的身体
即为媒介，就此，杨慧琼［１２］指出：“现代化进程已经
赋予‘媒介’一词深深的技术特性。身体和媒介似乎
没有任何关系，肉身不是电子的，也没有散发铅的气
息。然而，不是所有的媒介都是科学技术的产物。
人类，茫茫宇宙的幸运生命，他大部分的岁月所使用
的主要媒介与现代技术无甚关联，而是深深依赖于
人体。”即是说，身体是一种原生性的媒介。由此看
来，身体就是媒介，身体媒介这一概念是可以成立
的。在面对面的交流中，表情、面容、姿态等身体媒
介都极为重要，在以说唱故事为主的曲艺中，就更是
如此［４］。浙江“唱新闻”艺人的身体媒介有其特殊
性，从事这项技艺的大多是盲者，由于没有明亮的眼
睛，他们在表情的丰富性、面容的光彩、姿态的灵活
度上都不及明眼艺人，这不利于他们增强表情达意
的效果［４］。以姿态为例，“唱新闻”艺人的姿态与宁
波走书、宁波评话相比，就不可同日而语。宁波走书
最初也是一人自拉自唱的“坐唱”；而后有简单的伴
奏，演员位于桌子中间后面，乐队坐在桌子横旁，演
员限于在桌后唱，动作幅度较小，称为“里走书”；再
后，演员与乐队相对各处一旁，演员在台上就有了较
大空间可作表演圈，称为“外走书”［２］１０。正因为动
作幅度比较大，这种曲艺才被以“走书”名之。宁波

评话演出时，艺人手中的一把折扇，既可以比作刀
枪，又可拟作笔纸等，不一而足［２］１９。而“唱新闻”艺
人则一直沿用坐唱，经常“危坐于桌上”［１３］，其身体
姿态的表现比较有限，与宁波走书和评话相比，难免
相形见绌。
乐器方面，尽管浙江“唱新闻”盲艺人在听觉和

音乐天赋上并不逊于常人，但由于经常流动演出，加
上身体条件的限制，所以他们使用的乐器都颇为简
单。金衢道情仅以情筒和简板作为伴奏乐器，甬舟
“新闻”也是如此，只采用一小锣、一小鼓作极为简单
的节奏型伴奏。如果将之与其他曲种相比，就更显
简易了。旧时，宁波民间流传着一句话：“文书（四明
南词）进华堂，武书（宁波评话）进茶坊，走书奔农庄，
新闻唱四方。”［２］１８９四明南词的伴奏形式“至多的时
候可以集中三弦、扬琴、二胡、琵琶、凤萧、笙、阮、双
清、鼓板等几乎江南丝竹的全堂乐器……它的伴奏
音乐是汉族音乐中十分罕见的复调音乐”［１４］３。暂
且不论经常出入华堂的四明南词，即使是奔走于各
个农庄之间的宁波走书，也有四弦胡琴、二胡、月琴、
扬琴、琵琶、三弦等作为伴奏之用，其中，四弦胡琴是
必不可少的主要乐器［２］１０。同样是活动于农村的衢
州滩簧，其乐器也有鼓、吹奏乐器及弹拨乐器，其中，
仅弹拨乐器就有三弦、琵琶、扬琴、笙等［９］６。显然，
在器乐方面，浙江“唱新闻”没有什么特出之处。
至于口语媒介，由于它是说唱艺术的核心，所以

需要对其进行更为详尽的分析。口语媒介就其构成
而言，可以分为信息物质载体、语言内部结构、信息
内容三个部分。首先，在信息的物质载体方面，浙江
“唱新闻”与其他曲艺相比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马
歇尔·麦克卢汉［１５］说：“如果可以把人耳比做无线
电接收机，它可以译解电磁波代码，将其重新编码并
还原为声音，那么人的嗓音就可以被比做无线电发
射机，它可以把声音转换成电磁波。”他认为，正是人
的嗓音把空气和空间塑造成言语模式。言语是声带
作用于空气产生的，因此，一切身体在场的口头传播
都是以人的声带和空气作为物质基础的。第二，浙
江“唱新闻”的语言内部结构与其他曲艺相比也没有
什么特别的优势。曲艺的语言内部结构集中体现在
包含文体、乐体、唱腔等要素的声腔上。宁波“新闻”
的声腔以新闻调为主，兼用慈调（与四明南词的赋调
相似）、悲赋调（与四明南词的慈调相似）［２］１２５。与宁
波“新闻”相比，同在基层社会演唱的宁波走书的声
腔则异常丰富，包括四大腔系，即走书腔系（有四平
调、马头调），四明南词腔系（有平湖调、赋调、紧赋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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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调等），乱弹腔系（有三顿板、快二簧），杂曲小调（多
吸收自戏曲）［２］１０８－１１５。金华道情的声腔简单、低沉而
哀伤，常常夹带缓慢的哭腔，其曲调的旋律中速而下
行，很少有高亢、昂扬、强烈之音，它听起来，“如泣如
诉，比较原始，未正式形成各种板式，变化亦不多，煞
尾时照例有几句散板。”［１６］２６９究其原因，李骅［１６］２６９将
其归之于：“旧社会盲艺人生活困苦，沿村卖唱，迹近
乞讨，其曲调自然就不免带有哀怨愁苦之音了。”可
见，在声腔方面，“唱新闻”并不具备竞争力。
在浙江“唱新闻”的组合性媒介结构（身体－乐

器－口语）中，身体媒介的失效，作为辅助媒介的乐器
失之过简，口语媒介中的信息物质载体没有特殊性、
声腔缺乏竞争力，这些情况必然迫使口语媒介中的
信息内容增强自己的功能以弥补整个媒介结构中其

他部分的缺失，从而保证“唱新闻”的组合性媒介结
构在整体功能上处于较强状态。

三、地方性和真实性：“唱新闻”的内容偏向

在信息内容方面，大多数传统曲艺所唱的通常
离不开人们在特殊年代曾批判过的“帝王将相、才子
佳人”故事和民间传说等。以浙江的几个曲种为例，
宁波四明南词的主要曲目有《珍珠塔》《玉蜻蜓》《白
蛇传》《十美图》《潘龙镯》《雨雪亭》《果报录》《双珠
凤》《西厢记》《四法缘》等。其中，《珍珠塔》讲的是家
道中落、后又中状元的河南祥符县秀才方卿与其襄
阳表姐陈翠娥的故事；《玉蜻蜓》讲的是尼姑志贞的
私生子徐元宰为他人收养，长大后得中状元，与母相
认的故事；《双珠凤》讲的是洛阳才子文必正和吏部
天官之女、南阳才女霍定金的故事［２］３０－３５。宁波走书
的题材与四明南词类似，如《双珠球》讲的是家道衰
落的常州府武进县书生朱求与都察院陈建之女陈美

云的故事，《桑园初访》讲的是忠良之后、落难公子何
文秀与不爱富贵的官家千金王兰英的故事［２］４０－４５。
衢州滩簧的演唱曲目以明清传奇的折子为主，如《雷
峰塔》中的《断桥》《覆钵》《祭塔》，《跃鲤记》中的《芦
林相会》《安安送米》，《连环节》中的《貂蝉拜月》
等［９］５。金衢道情和甬舟“新闻”身处中国曲艺传统
之中，自然不免要唱大多数曲艺都在唱的内容。民
国年间的一篇文章曾记述，“唱新闻”艺人“所唱的还
是封建色彩极浓时代的落难公子中状元，私托终身
后花园，好人遇仙救，坏人遭雷击等事”［１７］。民国年
间的另一篇文章也说，“才子佳人式的故事”是他们
叙唱的重要内容［１８］。
值得注意的是，金衢道情和甬舟“新闻”在唱述

“才子佳人式的故事”之外，还把地方新闻轶事作为
重要题材，而这正是它们与其他曲艺相比呈现出来
的内容优势或独特之处。
浙江“唱新闻”多取材于地方新闻轶事，对此，浙

江相关地方志有众多记录。如《衢州市曲艺志》［９］２

载，“道情多唱地方轶事”；舟山《金塘志》［１９］载，“新
闻”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流传于民间的社会新闻，经
盲艺人自己加工编演，如《赌博腐化错》《石匠阿三》
等”；金华《磐安县文化志》［２０］载，道情的内容“有的
是剧本改编，有的是民间故事加工而成，也有就地取
材，即兴说唱”。由于取材于当地的新闻轶事，所以
浙江“唱新闻”的这部分内容具有以下两个特征：
其一，它与地方社会深度联系在一起。甬舟“新

闻”的“书帽子”往往直接宣示故事的发生地。如《拆
鸳鸯》的开头：“《拆鸳鸯》出在镇海县灵岩乡，白石庙
对落横河街，后桥头横进于家门。”［２１］２９０还有《借珠
花》的开头也是如此：“新闻出在新昌城，五里元遥戴
家门。”［２１］３０６此外，空间位置通常贯穿于“新闻”故事
情节的各个环节，这在“新闻”的保留曲目《三县并
审》当中体现得颇为充分。该曲目讲的是：清代武举
祝开文家居镇海祝家庄，该庄位于镇海、慈溪、鄞县
交界处。祝开文与弟媳通奸，被刚从外地经商回来
的侄儿祝元英发现，为了灭口，祝开文暗将侄儿祝元
英用绳子勒死，令家仆阿金、阿牛埋尸于鄞县境内，
并嫁祸侄媳祝魏氏，指她谋杀亲夫。案发后祝魏氏
被打入死牢。其慈溪娘家兄弟不服为之鸣冤。由于
死者尸体葬于鄞县，若要开馆验尸，需经鄞县办理，
故又引起三县并审此案。后经鄞县县令微服私访，
查出真情，武举祝开文伏法［２］６６。
令人饶有兴味的是，许多金华道情曲目的具体

来源地，在当代撰写的方志和文章当中仍能被清楚
地记录。《金华县续志》［５］８５９上记有：“岭下朱的《朱
阿顺抢亲》，城区游宅街的《尼姑记》，盐埠头的《贩桔
记》，雅畈的《失尸案》等。”《金华道情漫谈》［１６］２６３一
文载：“《金镯记》的故事发生在城里的南市街，《跑马
记》发生在西市街，《双狮子》发生在莲花井，《脱鞋
记》发生在鼓楼前，《银袋记》发生在上浮桥，《骨头
记》发生在拦路井，《借伞记》《拾银记》等发生在义
乌，《茶商记》《狗报记》等发生在兰溪，《旱灾记》（一
名《金蝴蝶》）等发生在浦江。”时隔许多年之后，这些
道情曲目的所属地仍能被明确指认，正说明道情带
有深刻的地方烙印。
其二，它具有一定程度的真实性。这种真实性

来源于就地所取之材带有真人真事的痕迹。金衢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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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和甬舟“新闻”的材料有相当比例来自衙门审判的
案例。清朝光绪年间，金华城区鼓楼里有一位道情
艺人，名叫戎裘，他专将衙门审理的案件编成故事演
唱，教过１０多个徒弟［５］８５９。另外，新中国成立之后，
据金华道情艺人施小荣回忆，他的师父和衙门书吏
交朋友，用得来的案件审讯口供和案情始末编过一
些道情曲目，如《双珠花》（又名《朱阿顺抢亲》）是根
据清代发生在金华岭下朱和上王（两村相隔五华里）
朱王两姓因婚姻纠纷引起的一桩大案编成的，当时
称之为“金华大新闻”，哄传一时［１６］２６４。民刑案件之
外，还有其他一些地方轶事。如金华前洪村胡姓一
家因经营货郎担发家的事迹，就曾被道情艺人编成
一本《络头记》演唱，因内容涉及村中几个头面人物
和胡家子弟，有褒有贬，所以这个曲目避而不在前洪
村演唱［２２］。另有抗日战争胜利后，金华城区附近的
道情艺人把浦江沦陷期间日伪凶恶残暴、卑鄙无耻
的行为以及他们之间钩心斗角的事实编成曲目，表
演得淋漓尽致［２３］。
曲目内容引起的纠纷也能从一个侧面证明“唱

新闻”内容的真实性。１９００年，奉化西坞大地主邬
汉根家发生因婚姻问题而起的人命案，宁波“新闻”
艺人很快将该事编成《双杀园》，受到农民欢迎。后
来越传越广，邬家认为有关体面，起初送钱送米给
“新闻”艺人，让他们不要再唱，可是由于民众爱听，
所以艺人并没有停止演唱《双杀园》。最后，邬家不
得不请奉化县官出布告、下令禁唱这个曲目［２４］。
“新闻”艺人顾阿伙唱《拆鸳鸯》过程中的两件事也值
得一提。有一年入夏，顾阿伙坐在横河街桥头唱起
《拆鸳鸯》。宏亮的唱声传到百步之遥的后桥头於
家，於家有一小后生闻声坐不住了，急匆匆赶到横河
街桥头，一声不响站在阿伙身旁。当阿伙唱完一段
暂停时，他猛地夺过阿伙手中的小锣，“扑通”一声丢
到河中，转身就走。突失小锣，弄得阿伙不知所措。
这个后生就是《拆鸳鸯》中於阿友的儿子，他听到盲
艺人唱他父母亲不光彩之事，一气之下才做出莽撞
行为。有个竺姓老人见状同小后生理论：“你父亲是
个忠厚的老实人，当时家中不富，全靠横河街众乡亲
的帮助，方能与你母亲成婚，这是事实。亮先生唱的
句句是实情，何况此事公堂公判，众人皆知，有何唱不
得？你不能以怨报德做蠢事，你得赶快把河中的小锣
捞起来，方能得到众乡亲的原谅。”［２５］７２－７３又有一次，一
个地痞觉得顾阿伙唱《拆鸳鸯》是在影射自己，因而将
他打倒在地。顾阿伙大声说道：“邱阿岳赖婚，是大碶
头长衙门在众人面前公审公判，谁人不知，哪个不

晓？……要让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何况《拆鸳鸯》新
闻，县政府也备了案的，我为啥不能唱？”［２５］７４－７５

当然，即使取材于本地，艺人所唱的故事也不免
存在一些虚构的成分。如《旱灾记》讲的是浦江上吴
村吴无生一家贫困而不幸的遭遇。故事当中，体恤
民困、爱民如子的金华知府只身微服徒步到浦江视
察灾情，傍晚遇雨，便在凉亭借宿，夜半，一位住凉亭
的孤身妇人临产，知府觉得不能坐视，便为她接生。
当时连一块破布都没有，知府便撕破内衣包婴儿，取
名“天生”，并认为义子，赠以金蝴蝶［１６］２６３－２６４。又如
《借伞记》讲义乌王知县审理一件无头女尸案，因案
情复杂，没有头绪，无法结案。后知县夫人外出察
访，在船上识破真凶［１６］２６３－２６４。这两个故事所塑造的
知府、知县夫人皆带有理想化的色彩。
需要指出的是，金衢道情和甬舟“新闻”所唱的

“新闻”并不具备当代新闻学所谓的时效性。成熟的
道情和“新闻”曲目往往在师徒之间代际相传，即使
曲目初成之时，故事还称得上“新近”，但它终究要成
为被不断传唱的“旧闻”。实际上，从语义来看，在传
统中国民间社会，“‘新闻’一词指的是新鲜的事情或
故事，但它的新鲜并不一定体现在新近发生上，而总
是要体现在新奇上。”［２６］尽管取材于当地的道情和
“新闻”曲目，因缺乏时效性而与现代社会的“新闻”
相去甚远，但它与“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式的故事，
民间传说等相比仍独具一格。它不仅与地方社会深
度联系在一起，而且带有一定的真实性。这种内容
的地方性和真实性，正是浙江“唱新闻”偏离中国曲
艺主流的地方。

“唱新闻”的真实性内容与听众、艺人所在的地
方社会耦合在一起，形成了一股其他曲艺难以替代
的独特吸引力。故事中的地点通常是听众知道的、
甚至到过的地方；故事中的人物是听众曾见过或曾
听闻过的，即使主人公已不在人世，他们的后人也还
生活在听众周围；故事的情节与听众的生活经验多
有符合，时时提醒他们调节自己与所在的地方社会
的关系。这些都使得听众更加清晰地感知到自己所
在的地方社会，更加熟悉自己所在的地方社会，并将
情感倾注于自己所在的地方社会，进而深深地依恋
她。民国年间宜卢［２７］回忆“唱新闻”时曾说：“我在
少时，也曾经几度听过这种新闻，很够味儿，现在回
想起来，尚好像有无穷的乡村太平景象，出现于眼
前。今年没有旱灾，也没有水灾，乡村农田的收获，
闻说是近几年来所没有的美满，在这年头，我于是又
憧憬着乡间唱新闻的玩意儿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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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　语

从浙江“唱新闻”的组合性媒介结构来看，正是
由于身体媒介和乐器功能不足，以及口语媒介在声
腔上的贫乏，才导致口语媒介不得不在信息内容上
放大、增强自己的功能———以具有地方性和真实性
的故事取得相较于其他曲种的内容优势。当然，还
需指出的是，浙江“唱新闻”之所以将具有地方性和真
实性的新闻轶事作为重要内容，既要归因于其特殊的
组合性媒介结构，同时又与当时当地众多曲种所形成
的竞争性社会环境不无关系。媒介结构固然是重要
因素，但若不存在竞争性环境这一社会因素，浙江“唱
新闻”内容的地方性和真实性特征也无法形成。
在特定的竞争性环境当中，任何一种曲艺想要

取得生存空间，必须使其媒介在功能上与其他曲艺
处在大致相当的水平，或取得优势。由于传统曲艺
的媒介一般是组合性的，所以这个组合性媒介结构
的整体功能就必须保持在同地域同行业的平均水平

线上下。而在这个组合性媒介结构内部，各个媒介
的功能却并非一定是平衡的，一种媒介的缺失可以
由另一种媒介来弥补，从而保证组合性媒介结构整
体功能不失。这就会导致某种媒介在该曲艺中占据
相对显著的地位，从而产生某种程度的偏向，如身体
偏向、器乐偏向、声腔偏向乃至本文所讨论的内容偏
向等。
最后，还要注意一个问题：同为盲艺人，但其演

唱内容却不具有浙江“唱新闻”的地方性和真实性，
这该如何解释呢？笔者认为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思考

此问题：这类盲艺人是否身处竞争性社会环境之中？
他们所使用的乐器是否简陋？他们在声腔上是否具

有较强的吸引力？如果他们不在竞争性社会环境当

中，或者所使用的乐器比较丰富，或者在声腔上具有
较强的竞争力，那么他们便不一定有从当地采集素
材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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